
一
、
爸
爸
星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唐
士
兒 

 
那
個
夏
天
，
全
家
跟
隨
爸
爸
調
職
搬
到
北
投
時
，
我
剛
讀
完
小
學
一
年
級
。
接
下
來
的
暑
假

時
光
特
別
新
奇
，
樣
樣
充
滿
了
趣
味
，
甚
至
帶
些
兒
浪
漫
。 

雖
然
當
時
媽
媽
有
病
在
身
，
但
爸
爸
下
班
後
總
會
分
擔
家
務
，
保
持
家
庭
正
常
的
氣
氛
，
從

未
讓
我
們
孩
子
感
受
到
壓
力
，
反
而
過
得
自
由
自
在
。 

新
家
位
於
郊
區
，
附
近
流
著
一
條
潺
潺
小
溪
，
可
以
望
見
形
如
美
女
的
「
觀
音
山
」。
但
最

吸
引
人
的
還
是
屋
後
那
一
大
片
被
微
風
吹
拂
過
的
青
青
草
原
。
草
原
帶
來
新
鮮
的
空
氣
，
也
提
供

了
一
個
天
然
的
昆
蟲
教
室
，
讓
我
在
草
叢
中
認
識
了
蜻
蜓
、
蝴
蝶
、
蚱
蜢
、
螳
螂
、
小
瓢
蟲
，
還

有
從
軟
軟
的
屁
股
中
發
出
冷
冷
黃
光
的
可
愛
螢
火
蟲
。
印
象
裡
，
牠
們
總
是
那
麼
多
、
那
麼
多
，

那
麼
容
易
見
到
；
就
和
爸
爸
時
常
在
我
們
身
邊
一
樣
，
那
麼
理
所
當
然
…
…
。
我
像
小
海
綿
，
盡

情
吸
取
著
輕
風
白
雲
，
吸
取
著
花
色
草
香
，
也
吸
取
著
爸
爸
的
愛
。 

有
一
天
，
我
們
吃
過
晚
飯
後
又
在
想
著
要
做
什
麼
︱
那
時
大
多
家
庭
沒
有
電
視
，
總
會
找
些

別
的
活
動
來
打
發
時
間
。 

爸
爸
忽
然
心
血
來
潮
，
要
帶
家
人
散
步
到
他
辦
公
的
地
方
，
去
看
一
看
。
我
和
哥
哥
姊
姊
都

為
這
趟
夜
遊
興
奮
起
來
。
那
晚
，
媽
媽
也
興
致
很
好
的
一
起
去
了
。
我
們
一
家
大
小
聆
聽
著
蛙
叫

蟬
鳴
，
伴
著
螢
火
蟲
光
一
明
一
滅
的
向
草
叢
前
行
。 

爸
爸
上
班
的
地
方
，
並
不
如
想
像
中
好
玩
，
但
是
那
段
返
家
的
路
程
，
卻
使
我
永
生
難
忘
。 

爸
爸
決
定
帶
領
我
們
穿
越
小
溪
，
走
另
一
條
捷
徑
。
當
大
家
牽
手
奮
力
踏
上
草
原
後
，
不
禁

被
眼
前
巨
大
的
星
空
震
懾
住
了
。 

鄉
間
的
夜
空
晴
朗
廣
闊
，
像
塊
綴
有
無
數
亮
片
的
布
幔
蓋
過
天
際
。
我
正
驚
呼
著
這
景
象
時
，

爸
爸
親
暱
的
彎
下
腰
來
，
問
我
想
不
想
認
「
北
斗
星
」。 

「
在
哪
裡
？
」
我
望
著
滿
天
繁
星
，
急
切
的
問
爸
爸
。 

「
看
那
兒
！
有
七
顆
星
，
排
成
一
個
杓
子
的
形
狀
…
…
」 

我
順
著
爸
爸
的
大
手
指
示
尋
找
，
突
然
間
，
那
七
顆
星
神
奇
的
自
群
星
中
浮
現
，
再
也
隱
退

不
掉
。 「

好
像
哦
！
真
的
好
像
一
個
杓
子
…
…
」
我
開
心
的
叫
道
。
一
路
上
又
忍
不
住
頻
頻
抬
頭
看

它
，
心
中
一
直
奇
怪
著
，
為
什
麼
星
星
能
夠
做
出
杓
子
呢
？
…
… 

二
十
幾
年
過
去
了
，
當
我
長
大
懂
事
，
深
深
明
白
爸
爸
照
顧
一
個
家
是
多
辛
苦
時
，
爸
爸
卻

和
上
天
約
定
似
的
，
負
完
應
盡
的
責
任
便
離
開
了
。
如
今
，
我
用
任
何
東
西
也
無
法
換
得
和
爸
爸

相
聚
片
刻
，
只
有
憑
藉
回
憶
的
點
滴
想
念
他
。 

螢
火
蟲
光
雖
難
再
見
，
幸
好
天
上
的
星
星
永
恆
不
變
。
每
當
我
有
機
會
仰
望
星
空
時
，
總
會

第
一
個
去
找
「
北
斗
星
」
那
個
杓
子
，
那
和
爸
爸
一
樣
親
切
、
簡
單
而
又
完
美
的
星
星
。 



二
、
幸
福
與
殘
缺
存
乎
一
心 

 
 
 
 
 

沈
湘
縈 

 
由
於
工
作
的
關
係
，
我
常
接
觸
到
三
種
類
型
的
同
學
：
第
一
種
人
是
身
心
確
有
缺
憾
或
疾
患
，

但
積
極
、
樂
觀
，
散
發
令
人
讚
賞
、
疼
惜
的
生
命
光
彩
。
第
二
種
人
是
患
有
殘
疾
或
生
活
遇
困
，

卻
執
意
把
注
意
力
放
在
命
運
的
不
公
、
外
界
的
阻
礙
上
，
而
抱
憾
、
怨
懟
。
第
三
種
人
是
在
生
理
、

環
境
及
生
活
資
源
方
面
均
無
明
顯
不
足
，
卻
因
著
一
般
人
都
會
有
的
尋
常
生
活
困
擾
，
而
愁
眉
不

展
或
渾
噩
度
日
。
看
著
這
三
種
人
，
我
不
覺
思
索
：
何
者
才
是
真
幸
福
？
何
者
才
算
是
人
生
的
缺

憾
？ 

我
想
起
了
一
個
國
王
的
﹃
海
上
之
旅
﹄
的
故
事
，
或
許
可
以
稍
稍
解
答
這
問
題
：
有
位
國
王

率
眾
出
航
，
不
巧
在
海
上
遇
上
了
大
風
雨
。
一
位
士
兵
因
為
是
第
一
次
乘
船
，
所
以
害
怕
得
又
哭

又
叫
。
他
不
停
地
狂
呼
亂
叫
，
哭
喊
不
休
，
船
上
的
人
都
已
無
法
忍
受
了
，
而
國
王
也
不
禁
要
下

令
把
他
關
起
來
。 

這
時
國
王
身
邊
的
一
位
官
員
說
：「
不
要
關
他
，
讓
我
來
處
理
，
我
有
辦
法
讓
他
馬
上
安
靜

下
來
。
」
於
是
官
員
命
令
水
手
將
那
位
士
兵
綁
起
來
，
丟
入
海
中
。
可
想
而
知
，
這
驚
慌
失
措
的

士
兵
一
被
丟
入
海
中
，
更
是
高
聲
嘶
喊
，
手
腳
亂
舞
。
沒
過
了
幾
秒
鐘
，
官
員
就
叫
人
把
他
拉
回

船
上
。 說

也
奇
怪
，
剛
才
還
叫
得
歇
斯
底
里
的
士
兵
，
回
到
船
上
後
，
竟
然
靜
靜
地
待
在
船
艙
的
一

角
，
半
點
聲
音
也
沒
有
。
國
王
好
奇
地
詢
問
這
位
官
員
何
以
會
如
此
？
官
員
回
答
說
：「
在
情
況

轉
為
更
加
惡
劣
之
前
，
人
們
很
難
體
會
自
身
是
多
麼
的
幸
運
。
」 

是
的
，
人
們
往
往
是
「
身
在
福
中
不
知
福
」
的
，
因
為
幸
福
畢
竟
是
一
種
相
對
的
主
觀
感
受
，

未
曾
失
去
，
怎
麼
能
體
會
擁
有
之
難
得
可
貴
？
只
是
，
人
間
多
少
事
既
已
失
去
，
就
不
再
擁
有
了
。

「
幸
福
」
，
是
個
吊
詭
的
命
題
呀
！ 

去
年
底
，
當
時
成
功
高
中
二
年
級
的
林
正
揚
，
將
他
罹
患
骨
癌
五
年
來
的
笑
影
淚
痕
、
吶
喊

思
考
，
寫
成
了
「
沒
有
終
點
的
旅
途
」
一
書
，
書
中
他
提
到
了
對
幸
福
的
思
辯
和
質
疑
，
讀
後
真

是
不
勝
唏
噓
。 

他
說
：「
幸
福
到
底
是
什
麼
？
失
去
後
方
知
珍
惜
的
蛻
變
，
和
雖
然
擁
有
許
多
美
好
的
事
物

卻
不
知
珍
惜
，
到
底
那
一
邊
比
較
幸
福
呢
？
」 

我
多
麼
希
望
，
更
多
更
多
的
人
能
不
需
要
凡
事
都
親
身
經
歷
過
，
才
珍
惜
既
有
的
一
切
；
我

更
希
望
，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人
，
在
我
們
彼
此
扶
持
、
鼓
勵
之
下
，
能
不
因
人
生
本
有
的
缺
憾
，
而

放
棄
追
求
生
命
發
光
的
機
會
。
因
為
，
幸
福
與
殘
缺
全
然
存
乎
一
心
。 

學
習
探
照
生
活
中
任
何
值
得
感
恩
與
珍
視
的
線
索
吧
！
幸
福
隨
後
就
到
。 

   



三
、
鉛
筆
尖
的
幸
福
記
憶 

 
 
 
 
 
 
 
 
 
 

賴
光
真 

 
每
個
人
總
會
對
一
些
特
定
的
人
事
物
有
著
特
殊
的
記
憶
。
這
些
特
殊
記
憶
的
人
事
物
一
旦

從
心
底
竄
出
，
或
被
喚
醒
，
莫
名
地
會
牽
動
我
們
嘴
角
上
揚
，
滲
出
絲
絲
微
甜
感
覺
，
這
應
該

就
是
每
個
人
的
幸
福
記
憶
吧
。 

有
些
人
的
幸
福
記
憶
是
熱
騰
騰
冒
著
蒸
氣
的
火
鍋
，
有
些
人
的
幸
福
記
憶
是
毛
毛
雨
中
共

擠
傘
下
的
身
影
，
有
些
人
的
幸
福
記
憶
則
可
能
是
一
張
張
承
載
祝
福
的
卡
片
…
…
但
對
我
而

言
，
我
的
幸
福
記
憶
卻
是
削
尖
的
鉛
筆
。 

我
對
削
鉛
筆
特
有
癖
好
，
尤
其
更
喜
歡
用
削
鉛
筆
機
削
出
來
，
尖
尖
的
鉛
筆
。
鉛
筆
插
入

削
鉛
筆
機
，
一
手
壓
住
，
一
手
轉
動
把
手
，
繞
個
幾
圈
，
「
喀
拉
喀
拉
」
幾
聲
，
便
能
神
奇
地

獲
得
一
枝
尖
得
不
得
了
的
鉛
筆
。
削
鉛
筆
機
削
出
來
的
筆
尖
，
渾
然
的
圓
率
，
均
勻
的
斜
度
，

真
是
一
種
無
瑕
的
完
美
線
條
。 

不
知
怎
麼
地
，
用
這
樣
削
尖
的
鉛
筆
，
寫
出
來
的
字
就
是
特
別
工
整
漂
亮
，
考
試
成
績
也

特
別
的
好
。 

小
時
候
家
境
不
好
，
削
鉛
筆
機
並
非
家
裏
願
意
購
買
的
文
具
，
所
以
多
半
還
是
用
一
般
刀

片
來
削
鉛
筆
。
很
久
以
前
，
小
學
生
的
鉛
筆
盒
裏
，
必
定
都
有
一
把
「
手
牌
」
刀
片
，
客
家
話

管
它
叫
「
洋
刀
」
（
小
時
候
我
都
以
為
是
「
羊
刀
」
，
百
思
不
得
其
解
它
跟
「
羊
」
有
何
關

係
，
一
直
到
成
年
，
我
才
意
識
到
原
來
是
「
洋
刀
」
）
。
用
這
種
刀
片
削
鉛
筆
，
力
道
不
太
好

拿
捏
，
小
學
生
技
術
欠
佳
，
多
半
削
得
好
似
狗
啃
。 

除
了
洋
刀
之
外
，
我
的
故
鄉
銅
鑼
，
鄰
近
木
雕
之
鄉
三
義
，
父
親
因
緣
際
會
也
從
事
過
雕

刻
工
作
。
雕
刻
師
傅
的
工
具
當
然
就
是
各
式
各
樣
的
雕
刻
刀
，
我
童
年
時
代
的
鉛
筆
，
便
常
用

家
父
的
雕
刻
刀
來
削
。
國
小
時
代
，
每
逢
月
考
，
考
前
都
要
慎
重
地
用
心
準
備
好
鉛
筆
，
有
一

回
考
前
，
父
親
發
現
我
鉛
筆
盒
裏
有
三
枝
新
的
長
鉛
筆
、
兩
枝
用
了
比
較
久
的
短
鉛
筆
，
還
鄭

重
其
事
地
建
議
我
多
帶
一
枝
或
少
帶
一
枝
，
以
免
考
試
有
個
「
三
長
兩
短
」
。 

削
鉛
筆
也
勾
起
我
小
時
候
一
樁
蠢
事
的
記
憶
。
二
年
級
時
，
班
導
師
請
產
假
，
來
了
位
學

體
育
出
身
的
男
老
師
代
課
。
男
老
師
比
較
不
擅
長
帶
低
年
級
班
，
常
常
一
堂
課
沒
多
久
就
把
內

容
講
完
了
。
有
一
回
講
完
課
還
等
不
到
下
課
鐘
響
，
老
師
突
發
奇
想
，
便
說
要
幫
我
們
小
朋
友

削
鉛
筆
。
同
學
們
興
奮
不
已
，
紛
紛
在
老
師
的
辦
公
桌
前
排
隊
，
我
當
然
也
不
例
外
，
但
是
鉛

筆
盒
中
的
鉛
筆
筆
芯
都
還
很
長
，
擔
心
老
師
不
幫
我
削
，
因
此
故
意
統
統
弄
斷
，
然
後
跑
去
排

隊
。 

沒
多
久
，
下
課
鐘
響
，
老
師
宣
布
服
務
告
一
段
落
，
我
只
好
帶
著
斷
筆
悵
然
回
到
座
位
，

第
二
節
老
師
要
我
們
寫
功
課
，
我
還
得
向
隔
壁
同
學
借
筆
。
後
來
回
到
母
校
任
教
，
當
年
這
位

老
師
還
在
學
校
教
書
，
聽
我
談
起
當
年
的
蠢
事
，
哈
哈
大
笑
。 

曾
幾
何
時
，
買
削
鉛
筆
機
不
再
是
難
事
，
一
節
一
節
能
換
筆
芯
的
自
動
鉛
筆
開
始
流
行
，

後
來
進
化
到
用
手
壓
推
出
筆
芯
的
款
式
，
削
鉛
筆
開
始
不
再
是
小
朋
友
的
必
然
記
憶
。
迄
今
，

人
們
偏
愛
使
用
原
子
筆
或
鋼
珠
筆
；
更
甚
者
，
電
腦
取
代
了
紙
筆
，
拿
筆
寫
字
的
機
會
愈
來
愈

少
，
削
鉛
筆
在
許
多
人
心
目
中
，
大
概
已
經
淡
忘
殆
盡
。 

不
過
，
偶
爾
需
要
寫
字
，
我
還
是
很
喜
歡
拿
起
鉛
筆
來
。
而
在
寫
字
之
前
，
總
要
先
把
鉛

筆
插
入
削
鉛
筆
機
中
，
痛
快
地
轉
它
幾
回
，
把
筆
端
削
得
如
針
尖
，
湊
在
眼
前
欣
賞
欣
賞
它
的

完
美
，
然
後
再
滿
心
歡
喜
地
寫
字
。
幸
福
，
夫
復
何
求
？ 



四
、
搬
開
阻
礙
夢
想
的
石
頭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巫
石
吉 

 
夢
想
，
可
以
說
是
人
生
最
大
的
財
富
。
勇
敢
做
夢
的
人
，
在
生
命
的
銀
行
裡
，
預
先
開
了

許
多
幸
福
的
帳
戶
。
努
力
把
夢
想
實
現
的
人
，
就
是
這
些
帳
戶
存
滿
心
靈
的
基
金
。
一
心
要
實

現
夢
想
的
人
，
誰
也
擋
不
住
他
堅
持
的
力
量
。
除
非
，
他
自
己
先
放
棄
，
一
碰
到
阻
礙
夢
想
的

石
頭
，
就
投
降
！ 

在
通
往
夢
想
的
路
上
，
會
碰
到
阻
礙
行
進
的
石
頭
。
你
必
須
想
辦
法
，
將
它
搬
開
。
會
擋

在
通
往
夢
想
路
上
的
這
些
石
頭
，
並
不
是
別
人
設
下
的
路
障
，
而
是
自
我
設
限
的
難
關
。 

所
謂
的
夢
想
，
並
非
偶
而
做
夢
時
才
想
一
想
的
畫
面
，
而
是
真
心
期
待
一
定
會
實
現
的
念

頭
。
阻
礙
夢
想
第
一
顆
最
大
的
石
頭
是
：
不
相
信
夢
想
。
如
果
一
開
始
就
抱
著
「
我
看
不
可
能

吧
！
」
、
「
我
哪
有
那
麼
好
的
運
氣
！
」
、
「
我
恐
怕
是
癡
心
妄
想
吧
！
」
這
些
負
面
的
想

法
，
等
於
還
沒
正
式
踏
上
夢
想
之
路
，
就
將
自
己
三
振
出
局
。 

還
有
另
一
顆
很
大
的
石
頭
會
阻
礙
夢
－
害
怕
實
現
夢
想
。 

有
些
人
常
把
「
我
連
想
都
不
敢
想
！
」
這
句
話
掛
在
嘴
邊
，
這
是
很
可
惜
的
事
。
既
然
他

自
己
都
不
敢
想
，
老
天
當
然
也
就
懶
得
幫
他
的
忙
，
所
謂
：
「
自
助
而
後
人
助
之
，
人
助
而
後

天
助
」
，
「
天
助
自
助
者
」
。
反
正
需
要
好
運
氣
的
人
太
多
了
，
實
在
不
差
他
一
個
。
更
何
況

把
好
運
給
這
種
「
連
想
都
不
敢
想
」
的
人
，
不
是
太
浪
費
了
嗎
？ 

還
有
一
種
人
稍
微
比
較
勇
敢
一
些
，
不
過
好
不
到
哪
裡
去
。
他
有
夢
想
，
但
是
不
敢
實
現

夢
想
。
怕
美
夢
成
真
時
太
幸
福
了
，
承
受
不
起
。
這
種
心
態
十
分
自
卑
，
像
一
個
沒
有
自
信
的

灰
姑
娘
，
在
歡
樂
繽
紛
的
舞
會
中
，
巴
望
著
十
二
點
鐘
到
的
時
候
，
馬
車
趕
快
來
接
她
，
否
則

一
旦
變
回
原
形
，
可
就
大
事
不
妙
。
寧
願
幸
福
沒
有
出
現
；
也
不
願
在
幸
福
面
前
出
糗
。
很
多

人
以
為
通
往
夢
想
的
路
上
，
會
碰
到
什
麼
驚
天
動
地
的
困
難
。 

其
實
，
存
在
於
自
我
內
心
這
些
小
小
的
不
安
，
才
是
最
大
的
阻
礙
。
在
實
現
夢
想
的
過
程

中
，
除
非
你
自
己
，
否
則
沒
有
人
能
真
正
為
難
你
。 

擁
有
夢
想
的
人
，
會
比
沒
有
夢
想
的
人
，
更
加
堅
強
、
更
加
勇
敢
、
也
更
有
力
量
。
我
們

做
每
一
件
事
情
，
都
會
碰
到
挫
折
。
一
心
為
了
實
現
夢
想
而
努
力
的
人
，
根
本
沒
有
時
間
為
挫

折
而
難
過
。
他
們
只
會
愈
挫
愈
勇
，
從
挫
折
中
找
到
有
助
益
的
經
驗
，
增
加
實
現
夢
想
的
力

量
。 

萊
特
兄
弟
為
了
實
現
飛
行
的
夢
想
，
不
但
冒
著
生
命
危
險
試
飛
，
還
要
忍
受
世
人
的
訕

笑
，
歷
經
千
辛
萬
苦
之
後
，
在
一
九O

三
年
才
總
算
試
飛
成
功
。 

當
紅
歌
手
張
惠
妹
未
成
名
之
前
，
參
加
「
五
燈
獎
」
歌
唱
比
賽
，
也
曾
在
奪
得
「
五
度
五

關
」
之
前
被
封
殺
，
之
後
捲
土
重
來
才
一
舉
成
名
。 

實
現
夢
想
的
過
程
，
看
來
雖
然
十
分
艱
辛
，
但
身
處
其
中
的
人
，
總
是
能
自
得
其
樂
，
不

斷
做
理
化
實
驗
的
居
禮
夫
人
，
和
不
停
研
究
程
式
的
微
軟
總
裁
比
爾
‧
蓋
茲
，
都
是
從
苦
中
熬

出
來
的
世
界
名
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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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要
是
肯
於
凝
神
去
諦
聽
，
就
可
以
懂
得
萬
物
的
語
言
。
像
我
剛
才
就
是
，
我
僅
僅
在
那

個
山
腳
下
作
了
一
次
短
暫
的
佇
立
，
各
種
的
聲
音
便
已
盈
耳
。 

首
先
聽
到
的
，
是
在
我
身
邊
不
遠
處
樹
底
下
那
幾
棵
小
草
的
聲
音
，
它
們
說
當
它
們
在
樹

底
下
付
出
相
當
的
忍
耐
之
後
，
再
也
不
打
算
懼
怕
那
棵
樹
的
巨
大
身
軀
了
，
它
們
為
了
自
己
的

成
長
和
健
壯
，
將
要
把
它
們
的
枝
葉
自
樹
底
下
伸
探
出
來
，
以
便
吸
納
更
多
的
陽
光
和
雨
露
，

它
們
也
將
把
它
們
的
根
鬚
在
地
下
作
更
深
更
遠
的
鑽
鑿
，
以
便
吸
納
更
多
的
水
分
和
營
養
。 

一
條
小
溪
自
遠
處
匆
匆
走
過
，
我
也
聽
到
了
來
自
小
溪
上
的
萍
葉
的
聲
音
，
那
聲
音
中
充

滿
了
哀
怨
和
悲
傷
，
萍
葉
們
一
直
都
在
抱
怨
著
小
溪
為
什
麼
走
得
那
麼
匆
匆
，
為
什
麼
不
給
它

們
一
個
駐
足
的
機
會
，
好
讓
它
們
有
所
喘
息
、
有
所
休
養
。 

時
序
才
剛
剛
邁
入
秋
季
，
一
群
群
的
葉
子
們
便
開
始
計
議
著
它
們
對
付
隆
冬
欺
凌
的
方

法
。
它
們
已
經
決
定
，
將
要
盡
全
力
來
護
衛
它
們
的
枝
頭
，
因
為
枝
頭
就
是
它
們
的
陣
地
，
枝

頭
就
是
它
們
的
家
，
它
們
的
子
孫
們
將
要
在
這
裡
一
代
代
的
接
續
著
它
們
的
歷
史
。
葉
子
們

說
，
萬
一
它
們
抵
擋
不
了
嚴
冬
的
侵
襲
，
它
們
將
要
新
生
一
代
的
芽
兒
們
接
著
奮
戰
下
去
，
直

到
把
冬
攆
走
。 

在
南
山
上
的
峭
壁
間
緊
緊
抓
住
那
塊
大
石
頭
的
一
塊
枯
木
，
也
耐
不
住
沉
默
了
。
我
看

到
，
當
一
群
遊
客
從
它
的
山
下
走
過
時
，
其
中
的
幾
個
曾
經
對
這
塊
枯
木
投
以
輕
視
的
眼
色
。

那
棵
枯
樹
是
從
歷
史
中
走
過
來
的
，
最
慣
於
察
顏
觀
色
，
它
已
經
知
道
那
幾
個
遊
客
對
它
投
以

輕
視
眼
神
的
原
因
，
因
此
，
它
便
對
著
他
們
喋
喋
了
起
來
，
它
說
，
旅
人
呀
！
不
必
以
這
種
眼

神
看
我
，
我
枯
禿
的
身
貌
並
沒
有
什
麼
醜
陋
的
，
我
是
代
表
一
種
成
熟
，
一
種
完
美
。
看
到
沒

有
？
擁
簇
在
我
前
後
左
右
的
這
些
樹
棵
們
，
都
是
我
的
子
子
孫
孫
。
旅
人
呀
！
你
們
攀
爬
到
這

山
上
來
，
不
是
為
了
來
捕
捉
風
景
嗎
？
該
知
道
，
我
就
是
風
景
的
締
造
者
嗎
？ 

又
是
一
陣
笑
語
自
山
中
飄
了
過
來
，
可
能
是
山
說
的
，
也
可
能
是
谷
說
的
澗
說
的
。
它
們

是
說
給
風
聽
，
它
們
說
風
是
很
傻
的
，
說
風
為
什
麼
老
是
去
扭
曲
那
些
炊
煙
呢
？
為
什
麼
老
是

要
去
掀
皺
那
些
平
靜
的
水
面
呢
？
為
什
麼
老
是
去
追
趕
那
些
雲
呢
？
結
果
怎
麼
樣
，
沒
有
一
縷

炊
煙
會
被
風
所
吹
斷
，
沒
有
一
塊
水
面
永
遠
是
皺
著
的
，
而
曾
經
被
追
趕
過
的
雲
，
也
沒
有
一

塊
會
迷
失
方
向
的
。 

我
在
很
久
很
久
以
前
就
懂
得
諦
聽
了
。
記
得
當
我
要
離
開
那
片
土
地
的
那
一
年
，
我
站
在

一
處
擠
滿
了
人
群
的
海
灘
上
，
就
清
清
楚
楚
的
聽
到
背
後
的
那
一
群
山
的
抽
泣
，
哭
訴
著
要
我

不
要
離
開
。
這
多
少
年
以
來
，
我
也
一
直
在
聽
到
那
一
群
山
對
我
的
呼
喚
，
呼
喚
著
我
的
名

字
。 

  



六
、
綁
一
串
童
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
芸
懋 

從
小
就
最
喜
歡
回
大
阿
姨
家
。
對
年
幼
的
我
來
說
，
大
阿
姨
家
就
像
是
《
紅
樓
夢
》
裡
的
賈

府
，
熱
熱
鬧
鬧
，
讓
我
流
連
忘
返
。
我
是
跟
著
劉
姥
姥
探
親
的
板
兒
，
只
顧
著
吃
，
顧
著
玩
，
無

憂
無
慮
。 

在
我
心
裡
，
大
姨
家
與
美
味
畫
上
等
號
。
大
姨
廚
藝
了
得
，
晚
餐
的
菜
盤
多
到
需
要
用
上
餐

桌
轉
盤
，
和
我
們
家
的
四
菜
一
湯
完
全
兩
樣
。
滷
肉
、
苦
瓜
封
、
米
糕
都
好
吃
極
了
，
連
春
捲
和

粽
子
都
會
做
。
也
因
此
，
每
當
夏
天
來
臨
，
我
就
眼
巴
巴
地
等
著
端
午
回
阿
姨
家
，
想
著
吃
粽
子
。 

包
粽
子
的
步
驟
繁
複
而
耗
時
。
先
要
煮
粽
葉
，
接
著
洗
葉
子
、
洗
米
、
泡
香
菇
與
蝦
米
、
剪

魷
魚
、
切
紅
蔥
、
滷
豬
肉
。 

一
大
清
早
備
好
料
已
近
中
午
。
緊
接
著
要
爆
香
蔥
頭
，
拌
入
蝦
米
、
香
菇
、
魷
魚
，
加
入
醬

油
與
五
香
粉
；
最
後
拌
炒
花
生
與
糯
米
，
且
用
醬
油
潤
色
，
才
終
於
可
以
開
始
包
。 

重
疊
兩
片
粽
葉
，
折
角
，
盛
入
糯
米
與
餡
料
，
捆
繩
，
下
鍋
，
煮
一
個
半
鐘
頭
，
終
於
大
功

告
成
。 雖

然
說
得
出
步
驟
，
但
其
實
我
每
次
進
門
，
粽
子
都
早
已
在
電
鍋
裡
面
等
著
我
，
從
沒
親
眼

見
過
步
驟
。
每
年
，
祭
拜
結
束
後
的
下
午
，
大
人
小
孩
都
聚
在
餐
廳
，
一
人
一
顆
粽
子
，
吃
遲
到

的
午
餐
。
我
總
是
興
高
采
烈
地
剝
開
竹
葉
，
顧
不
得
禮
數
，
大
口
大
口
地
吞
食
，
為
了
單
純
的
美

味
笑
開
了
花
。 

我
極
愛
那
段
時
光
。
大
家
聚
在
一
起
，
圍
著
圓
桌
閒
聊
。
偶
爾
有
人
說
了
好
笑
的
話
，
便
哄

堂
大
笑
。
雖
然
我
只
是
默
默
地
聽
著
，
可
是
我
總
想
永
遠
停
留
在
那
時
。
只
負
責
聽
，
什
麼
都
不

必
在
意
、
不
必
擔
心
，
吃
著
美
味
的
粽
子
。 

屈
原
孤
獨
投
水
的
日
子
，
卻
是
我
童
年
最
完
整
幸
福
的
相
聚
日
。 

而
臨
回
家
前
，
大
姨
又
會
給
我
們
另
一
串
特
為
母
親
做
的
粽
子
（
只
用
瘦
肉
包
的
粽
子
）
。

多
年
來
的
習
慣
，
離
開
大
姨
家
時
總
是
大
包
小
包
。
這
麼
說
來
，
母
親
不
是
女
兒
賊
，
而
是
妹
妹

賊
才
對
。
即
使
母
親
與
阿
姨
未
曾
對
彼
此
說
過
關
於
愛
的
隻
字
片
語
，
但
四
五
十
年
來
的
姊
妹
情

意
，
都
含
在
禮
物
裡
。
愛
恰
似
粽
子
的
棉
線
，
將
兩
人
緊
緊
綁
在
一
起
。 

近
幾
年
，
阿
姨
不
再
綁
粽
子
，
而
我
也
告
別
童
年
很
久
了
。
但
每
到
夏
日
，
我
總
還
是
想
起
，

當
年
我
是
如
何
專
注
地
吃
著
粽
子
，
多
麼
不
在
乎
人
情
世
故
與
禮
數
，
只
一
心
沉
浸
在
那
單
純
而

豐
滿
的
幸
福
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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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帶
暗
藍
的
遠
山
，
起
伏
在
竹
籬
外
邊
。
一
彎
清
亮
的
溪
水
，
繞
過
巷
口
，
終
日
低
吟
著
，

繼
續
著
它
不
變
的
行
程
。
打
開
窗
，
大
自
然
在
裡
面
鑲
上
一
漠
漠
的
水
田
；
不
時
夢
似
的
飛
起
幾

隻
水
鳥
，
越
飛
越
遠
，
漸
漸
化
成
了
天
邊
的
白
雲
。 

稻
熟
的
季
節
，
農
人
戴
了
斗
笠
；
農
婦
更
在
頭
上
包
起
了
花
布
頭
巾
。
她
們
有
時
在
路
邊
舂

打
稻
穗
。
輕
風
攜
帶
著
大
地
的
芳
香
，
將
秀
美
的
稻
穗
，
和
她
們
飄
灑
的
黑
髮
，
朝
一
個
方
向
吹

去
，
形
成
了
極
美
妙
的
波
動
。
金
色
的
稻
粒
也
灑
落
了
一
地
。
在
這
樣
的
季
節
，
田
邊
、
樹
蔭
下
，

出
現
了
一
座
座
稻
桿
小
棚
。
農
人
夜
中
棲
宿
在
棚
裡
，
白
天
便
空
無
人
跡
，
棚
口
也
許
放
著
一
把

水
壺
，
一
雙
木
屐
，
處
處
顯
得
那
麼
恬
適
逍
遙
。
田
埂
間
堆
起
了
高
高
的
稻
草
堆
，
上
面
還
插
了

一
根
竹
竿
，
往
往
掛
住
了
一
兩
片
過
路
的
閑
雲
，
給
那
靜
靜
的
田
野
，
染
了
無
限
的
美
麗
。 

沿
著
銀
色
的
大
路
，
點
綴
著
一
些
疏
落
的
房
屋
，
一
些
嬌
豔
的
扶
桑
花
，
一
些
淡
紫
淺
藍
的

朝
顏
花
，
整
年
、
整
天
那
麼
單
純
的
開
著
。
甚
至
在
風
急
雨
驟
的
臘
月
，
小
草
也
忘
了
躲
到
泥
土

裏
去
作
夢
，
仍
然
是
綠
油
油
的
，
裝
飾
了
地
面
。 

草
上
的
常
客
是
一
些
赤
足
小
孩
。
有
的
手
中
牽
了
一
隻
水
牛
，
身
後
還
跟
著
一
隻
溫
馴
的
小

白
羊
，
在
絢
麗
的
日
光
下
，
茫
然
而
立
。
腳
邊
常
擺
著
一
只
竹
筐
兒
，
裡
面
裝
滿
著
自
己
園
子
裡

種
的
紅
辣
椒
，
等
待
著
過
路
人
問
津
。
他
們
有
的
年
紀
太
小
了
，
小
得
叫
賣
都
不
會
，
只
任
過
路

人
隨
意
拿
去
一
些
，
再
隨
意
扔
下
幾
角
錢
。
單
純
的
心
靈
裡
，
從
不
顧
慮
到
小
生
意
的
盈
虧
。
有

一
天
，
我
偶
爾
為
了
好
玩
，
向
一
個
小
孩
子
買
了
幾
串
辣
椒
。
他
也
許
認
為
我
付
的
錢
太
多
了
，

第
二
天
，
又
悄
悄
的
在
我
的
竹
門
上
掛
了
一
串
。
我
拿
下
這
串
贈
物
，
想
像
到
那
小
孩
翹
足
引
頸

掛
上
這
些
辣
椒
的
情
景
，
直
覺
得
比
一
串
珊
瑚
珠
更
珍
貴
。 

一
個
開
雜
貨
店
的
鄰
居
，
每
天
到
我
家
來
收
取
些
剩
飯
殘
羹
餵
養
她
的
鵝
、
鴨
。
每
逢
過
年
，

她
總
送
來
一
塊
親
手
製
的
玫
瑰
色
年
糕
，
我
少
不
了
要
客
氣
讚
美
一
番
，
說
做
得
如
何
芳
香
可

口
。
次
晨
，
他
笑
吟
吟
的
又
送
來
更
大
的
一
塊
。
這
一
次
，
我
只
好
默
默
的
領
下
這
份
美
意
，
不

敢
再
讚
一
詞
。
多
麼
樸
厚
的
人
情
啊
！ 

我
愛
台
灣
，
尤
其
是
台
灣
的
鄉
下
。
我
喜
歡
那
可
愛
的
如
畫
景
色
，
更
喜
歡
那
些
純
樸
的
鄉

民
。  



八
、
驚
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鍾
怡
雯 

那
是
一
個
尷
尬
的
記
憶
。
一
封
情
書
，
它
始
於
浪
漫
的
想
像
，
而
終
於
戲
謔
的
結
局
。
至

今
我
仍
記
得
它
笨
笨
傻
傻
的
氣
味
，
令
人
想
起
帶
點
油
垢
味
的
木
料
地
板
，
肥
滾
滾
的
小
黑
狗

沒
命
地
搖
尾
示
好
，
或
是
企
鵝
走
路
的
滑
稽
。
這
樣
的
形
容
未
免
污
蔑
情
書
的
浪
漫
，
褻
瀆
了

它
的
唯
美
，
可
卻
絕
對
忠
於
當
時
的
感
受
。 

回
想
起
來
，
那
真
是
一
段
荒
涼
的
歲
月
。
同
年
齡
的
友
伴
臉
上
，
或
多
或
少
都
有
忍
不
住

的
青
春
爆
裂
，
光
潤
的
痘
子
那
麼
飽
滿
瑩
亮
，
甚
至
紅
得
有
些
刺
眼
，
像
在
嘲
諷
我
徒
有
品
學

兼
優
的
虛
榮
，
內
涵
卻
如
此
貧
瘠
，
一
年
下
來
竟
然
孵
不
出
幾
顆
像
樣
的
青
春
之
籽
。
好
不
容

易
額
頭
有
點
小
小
的
騷
動
，
那
膽
小
的
幼
芽
卻
畏
畏
縮
縮
的
躲
在
瀏
海
後
面
，
似
乎
深
以
炫
耀

年
輕
為
罪
。 

也
許
是
青
春
的
力
量
太
龐
沛
，
我
特
別
喜
歡
耗
費
大
量
體
力
的
運
動
，
尤
其
是
打
羽
球
。

只
要
逮
到
機
會
，
我
總
不
會
放
過
殺
球
，
刷
！
快
、
狠
、
準
。
瘋
狂
的
力
道
。
球
不
偏
不
倚
，

恰
好
落
在
邊
界
上
！
漂
亮
！
好
像
幹
掉
一
個
世
仇
大
敵
。
當
然
，
最
好
對
方
被
那
突
如
其
來
的

狠
勁
嚇
一
跳
，
我
便
因
此
得
到
類
似
惡
作
劇
的
滿
足
，
一
種
復
仇
的
快
感
。
因
為
無
法
忍
受
那

種
殺
氣
騰
騰
，
欲
置
人
於
死
地
的
揮
拍
方
式
，
女
隊
友
後
來
紛
紛
離
我
遠
去
。
我
更
樂
得
和
精

力
過
剩
的
男
隊
友
廝
殺
，
他
們
回
我
以
更
強
悍
而
有
力
的
反
擊
，
挑
戰
我
源
源
不
絕
的
鬥
志
，

充
分
滿
足
我
的
暴
力
美
學
。
球
場
成
了
我
的
殺
戮
戰
地
，
每
一
次
的
殺
球
都
十
分
愉
悅
，
好
像

處
決
演
算
不
完
的
數
學
習
題
。
我
在
汗
水
裡
揮
霍
過
剩
的
青
春
和
躁
鬱
。 

鬱
悶
的
青
春
期
，
人
像
活
在
沼
澤
裡
。
鏡
子
裡
的
自
己
渾
身
散
發
出
一
股
帶
著
體
制
和
規

矩
的
呆
板
氣
息
，
那
樣
聽
話
的
髮
長
，
那
麼
不
逾
矩
的
乖
巧
表
情
，
正
派
善
良
的
眼
神
，
和
絕

對
不
敢
短
過
膝
蓋
的
裙
長
。
該
死
的
白
衣
白
裙
，
讓
整
個
人
形
如
學
校
的
零
件
，
和
硬
體
契
合

無
間
。 沒

有
人
陪
我
廝
殺
時
，
我
便
游
泳
。
因
為
早
早
回
到
家
的
我
，
總
有
說
不
出
的
焦
慮
。
無

論
有
多
少
積
累
的
功
課
，
都
制
止
不
了
泡
水
的
強
烈
慾
望
。
也
不
知
道
從
哪
兒
來
的
精
力
，
我

可
以
從
赤
道
如
火
的
夕
照
游
到
星
光
滿
天
，
從
躁
熱
到
平
靜
，
泳
池
吸
納
了
我
的
憂
鬱
，
難
怪

池
水
藍
得
那
麼
美
麗
。 

就
在
這
樣
枯
淡
的
日
子
裡
，
我
發
現
了
那
封
情
書
。 

它
的
空
降
令
我
不
知
所
措
。
受
了
驚
嚇
似
地
在
尋
找
一
個
可
靠
的
藏
匿
處
時
，
我
的
心
情

充
塞
前
所
未
有
的
慌
亂
和
狂
喜
。
我
不
知
它
如
何
潛
入
我
的
書
包
，
事
先
沒
有
任
何
預
兆
，
我

的
眼
皮
沒
有
跳
，
耳
朵
沒
有
癢
，
也
無
沒
來
由
的
打
噴
嚏
，
游
泳
時
既
沒
抽
筋
，
打
羽
球
時
也

沒
擊
傷
自
己
。
周
六
整
理
書
包
時
，
啪
！
它
就
這
樣
掉
出
來
了
。 


